


辉不幸早逝，

天文六年，早春二月，身为骏河年轻大名的今川义元，

刚娶过甲斐武田信虎的女儿，正沉浸在春风得意之中，又不

得不为迎接另一位来自京都的新娘而紧张地忙碌着。

虽然今川义元并不是迎娶这位新娘的新郎，但他是京

都文化的狂热崇拜者，狂热到了痴迷的程度，更何况新娘乃

是当朝公卿、位居左大臣尊位的三条公赖的千金。

室町幕府后期，以下克上蔚然成风，地方诸侯的割据成

为天皇和幕府将军最沉重的心病，大名之间的混战越演越

烈，随时都有意外的事件发生，足利将军的威望面临着严重

的挑战，承袭已久的名门意识，在日本社会也开始颓败。这

就是无法改变的严酷现实。但对今川义元这样的人来说，现

实的严酷，并不能毁灭其精神的信仰，像三条氏这样历史悠

久的名门望族，在他的心中，仍然拥有无法替代的优越地

位。更何况，三条氏的下嫁，几乎就是他个人的杰作。

今川氏奉命守护骏河及远州，已有很长时间了，但义元

能够接替大名之位，还是费了一番周折。去年，原大名今川氏

大名之位的人很多，各派系的明争暗斗层

出不穷。义元能脱颖而出，全靠甲斐武田信虎的鼎力相助。

在犬牙交错的利益争斗中，诸侯之间结成一定的利益

同盟，也是日本战国时期较为明显的社会特征之一。武田信



虎能够倾力相助今川义元，还把亲生女儿嫁给义元为妻，自

知天上不会掉馅饼的义元，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作为回报，他

努力促成了公卿三条氏之女和信虎长子武田晴信的婚事。

日本从源赖朝以来，武田氏便是甲斐的守护。近年，武

田信虎力挫群雄完全控制了甲斐的局势，并且把触须不断

向周边地区延伸，使甲斐武田军的名声日渐响亮，闻名全日

本，成为一支新兴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这一切，对享誉已久的三条氏，显然又逊色了许多，

特别是从官阶上看，仅为从五位的武田信虎，虽称霸一方，

但与左大臣的三条公赖，简直无法相提并论。所以，当今川

义元提及这门亲事时，左大臣几乎没费时间和精力去考虑，

便断然地一口拒绝了。

义元虽然还很年轻，但却不缺乏毅力与聪明，他没有因

三条公赖对名门意识的抱残守缺而却步，而是曲折迂回地

绕道去求第十二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晴相助。

将军在日本政坛的地位，仅次于天皇，真可谓一人之

下，万人之上，思考问题的方法和三条公赖这样的公卿，自

然会有所不同，虽然武田氏的尊贵确实不能和三条氏相媲

美，但他更看重武田氏的铁骑军，认为值此乱世之秋，能与

强大的武田军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远比死抱住虚无的名门

头衔要有用得多。

左大臣虽然仍觉将女儿下嫁地方诸侯，难免有些委屈，

但由于足利义晴将军的全力斡旋，他的自尊心获得了一定

程度的满足，更何况，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去审视，他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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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虎是一位刚

足利将军的见解，是无可挑剔的，所以婚事就这样定了。

左大臣公赖能忍受下嫁女儿的委屈，却希望从其他的

地方找回补偿，以平衡自己名门贵族的心态，所以，婚礼是

说什 么也马虎不得的为了这一婚事，也因为有足利将军的

出面，左大臣极力渲染和铺陈，所以，出嫁女儿仪式之庄重，

场面之浩大，都是近来京都难得一见的，就连护送女儿前往

甲斐的队伍，也是由他精心安排的。

左大臣的女儿从京都出发，一路东来，引来了无数称羡

者的目光。

一行人沿东海道进入骏河，按原来的商议，转由今川义

元派人护送三条氏进入甲斐。义元对此表现出的热忱，完全

超乎了人们的想像。他不仅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还再

造声势，致使左大臣的女儿尚未到达时，道路的两旁便已聚

集了许多围观的百姓，试图显示出万众争相一睹公卿千金

丰采的态势

在不远处的甲斐，武田信虎对今川义元不惜花费苦心，

营造的这种氛围由衷地高兴着。

自用、野心勃勃的乱世枭雄。自从十岁

继承甲斐守护以来，他从没有放松过权力的摄取和名望的

提升，为晴信迎娶当朝公卿、左大臣的千金小姐，给他的生

活注入了一针有力的兴奋剂。

信虎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把婚姻和政治嫁接，从而达到个人预期的目标，是日本

进入战国时期之后，最为普遍采用的一种手段。信虎在嗣子



氏康父子

早在三年之前，晴信那时年仅十三岁，信虎为对抗邻近

的骏河今川氏辉，东信浓大井员隆，相模北条氏纲，及北条

曾联络日渐衰落的扇谷上杉朝兴。

和势头强劲的武田信虎相比较，没落的上杉氏，处境更

为艰难，对信虎抛出的橄榄枝，更是欣然接受，不仅说服原

上杉宪房的未亡人，一位曾令信虎魂牵梦萦的半老徐娘再

嫁武田信虎，还主动献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信虎的嗣子

晴信。

使用这一招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晴信的身上



晴信被立为嗣子，亦即未来甲斐守护的继承人，按照当

时日本风行的惯例，在十六岁行冠礼之前娶正室，是与礼制

所不合的。所以，晴信与上杉朝兴女儿的婚事，曾遭到晴信

母亲大井夫人和甲斐众多家臣的竭力反对。

固执的信虎根本无视他人的反对，替晴信娶了上杉朝

兴的女儿。这次婚姻肩负的政治使命完成了，上杉氏也在次

年的难产中身亡。因为太过偶然，以致敏感的人们，在外间

盛传上杉氏乃是被他人谋害致死的。

传言虽然是荒谬的，但依当时的特殊形势，传言的背景

却是真实可信的。上杉氏的不幸夭折，至少使武田氏攀结三

条氏的愿望变成了可能。

虽然这门婚事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最终在足利义晴将

军的斡旋之下，能够圆满达成，武田信虎在实现愿望的同

时，还获得了意外的惊喜。

正值战国时期，岛中一派乱世景象，就连当时的中央集

团势力所在地的室町幕府，也面临着诸侯日渐强盛的新问

题，对任何一代君王而言，“长治久安”是他们的梦想，却也

是一块心病，功高盖主就成了君王们私下嘀咕的话题。对于

安居京都的各部大员而言，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聚敛的财富

是头等大事，他们也看到了乱世的祸根，却苦于无力改变这

种局面，于是，很多人就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打起了算盘，

恨不得生下许多儿女，与各路诸侯结成姻亲同盟，给自己留

一千条退路。

幕府希望自己即将崩溃的权威得到加强，当然愿意有



阖的战绩

某种理由可以牵制东方的豪强武田一族，而三条公赖也希

望自己将来若需要周旋时筹码能多一点。在这种情形之下，

三条氏与武田氏的政治联姻就成为一种必然。

从议婚到定婚的时间很短，全国上下都在谈论这桩喜

事，尤其在甲斐一带，可算是轰轰烈烈。更多的百姓希望分

享贵族婚姻带来的一系列免赋减税的便利，只有少数有识

之士和野心勃勃的豪强，在一旁冷眼旁观、窃窃私语。

武田信虎是这桩婚姻的最大受益者，不管婚姻当事人

如何看，至少他在得势时是这样想的。从老祖宗清和天皇传

到现在，武田一族已经在甲斐雄踞了四百余年，虽然也有不

少的丰功伟绩和成功的政治婚姻，但对于这一次，武田信虎

是最为满意的。自古以来，武田一脉从未娶过公卿家的女儿

为妻，这在现在来看只是一个笑话，但对当时形势作判断，

便可以发现武田信虎一族以前是多么的上不了台面。

“是啊！再也没有人能小看武田氏了。”信虎暗暗地得

意着。

作为一个持续四百余年而不衰的地方势力，其存在的

根基必然是牢固而且合理的。首先是它的纵横

和蒸蒸日上的势力影响，其次是它和全国上下错综复杂的

姻亲和血缘联系，这一切都确保了它的稳定发展。然而，野

战军的名声虽然响亮，但在封建时代，追求正统和高贵的身

分是一点也不比现代人差，尤其是对武田信虎这样并不满

足于做一个地方小霸主的人来说，没有一种至高的身分象

征，实在使人抬不起头来。而现在，这一切都改观了，由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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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对晴信而言，是刚刚行

条公赖的女儿下嫁甲斐，武田一族似乎有了一种身分保障，

以后在其他诸侯面前，至少可以昂首挺胸地走路了吧！

十六岁的晴信当时可没有这么多的心思，自从他十三

岁初涉人道后，少年的心和热血便开始澎湃。在他的脑海

里，并没有像父亲那样勾勒武田氏的势力扩张图，而是整日

想着三条氏的模样是如何美貌，身材是如何窈窕迷人，以及

两个人在寝房中的种种趣事。他甚至还偷偷地画了一幅画，

把未来的新娘描绘得像仙女一样。

各式各样的话题随之多了起来，褒贬混杂。无论怎样，

一切的流言都无法打动武田信虎的决心，也丝毫不能动摇

晴信的喜悦。在足利将军和义元的坚持下，信虎将大儿子晴

信与三条家小姐的婚期定在

冠礼之后的四个月，年少的他就要在事业和家庭上独当一

面了。

送亲队伍浩浩荡荡地从京都出发，在路上走了十余日，

终于抵达目的地甲府那些终年见不到大场面的乡民，心里

都蠢蠢欲动。年轻男子怀着羡慕的心情在大道两旁看着送

亲队伍，而那些妙龄少女则不无妒忌地发表着对轿里那位

小姐的看法，她们一边感伤着自己的身世，一边祝福那对几

乎和自己一生没有多少关系的年轻情侣，在他们的心目中，

大概是觉得人生的美丽也不过如此吧！

为了一窥公卿小姐的芳容，在甲府一带，男女老幼都穿

着盛装，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挤在送亲队伍必经的每一条

道路两旁。当前面传来震耳欲聋的礼炮声时，少女们开始大



起脚，从声尖叫，使劲儿地

脑袋缝里搜寻他们赞叹不已

的目标。

他们都得到了满足，大概

是轿中人的心情也和他们一

样好的缘故。就在送亲队伍进

入男方武田氏的地盘时，三条

小姐便命手下人打开轿帘，把

明朗的笑容送给夫家的臣民

们。

小姐是知书达礼的，她熟

知传统礼教，也深知这些婚姻的另一种涵义。初次进入陌生

的地方，她遵照老父亲的教诲，先在臣民中树立自己温良和

善的形象，这对自己以后的婚姻、丈夫的事业以及娘家的安

危都是至关重要的。

送信的信差早已把这一消息快马送到了甲府，武田一

家也早就准备妥当。信虎和夫人坐在客厅的太师椅上，一边

闲话家常，一边等着未来的儿媳前来叩拜。此时此刻，父亲

信虎的喜悦之情已经达到了极点，哪怕在夫人面前，他也能

感受到这样的事实：与公卿缔结姻亲使自己的权威又升高

了许多，而他自己，这么多年来就是靠这些虚幻的精神食粮

支撑着的。

斥和母亲的

新郎晴信不停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以至连父亲的喝

怪都没有听见。他太紧张了，毕竟只有十六



岁，虽然同龄的儿郎们大都在这个年龄成家立业，可是自小

就胸怀大志和顽劣调皮的他，多少有些手足无措的感觉。

他在门口不停地张望，然后又回到客厅里来回走动，像

一只临产的兔子那样烦躁不安，以至根本听不见父亲和母

亲的谈话。虽然他早已有了战斗的经历，在枪戟如林的战场

中勇猛无比，可在教养及礼仪方面却信心不足，相对那从京

都而来，自小在京都浓厚的文化氛围里孕育成长的夫人，他

多少有些手忙脚乱。

三条小姐的轿队到了前门，晴信一脸惶恐地将新娘迎

进屋里，这种情景让那些乡下人感到十分好笑。

依照甲斐一带的习俗，大户人家的婚礼多半在深夜举

行。甲府上下一片忙碌，四处寻找必须大量使用的灯笼或火

把。由此可见，这次婚礼是何等的隆重。一路上，火把几乎将

甲府的天空照亮了，在明亮的火把和无数佣人的簇拥下，三

条小姐的轿子缓缓前进。

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夏夜，一轮新月高高地挂在空中，

照耀着一方水土和一方人民。夹道而立的百姓，由衷地祝福

着已将甲信两国收入版图、不久将号令天下的武田一族的

锦绣前程，目送着队伍渐渐地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

由于这是甲斐国的首府，与一般庶民的婚礼不同，世子

的婚礼必须依照祖宗的惯例按繁琐的程序进行。在武田信

虎的眼里，这桩婚姻必须加上一些政治筹码。因此，在他那

枭雄般的野心里，与其说是为长子晴信举行婚礼，不如说是

借此机会对邻近的国家举行示威活动。



中描绘的那样，有白

当儿子晴信挽着三条公卿家的三条小姐出现在客厅前

时，武田信虎的心里乐开了花。他威严的模样和高兴的心情

多少有些矛盾，这使得他脸上的表情看上去有些古怪，下人

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而坐在他身边的夫人，则真正流露出

慈母般的关怀和诚恳。

“晴信，该向父亲和母亲行礼了吧？”旁边有老人在低声

提示晴信。

而晴信则呆呆地站在一边不作声，他多少有些愤怒了，

回想起以前，父亲总是斥骂他说：“快来人呀，把晴信这个胆

小鬼给杀了。”他就会对父亲生出一股怨气。现在，这股怨气

又重新在他心里凝结成一把剑，以致于他呆呆的脸上有一

股隐藏的杀气。

三条公卿家的小姐让初次见面的新郎吃了一惊。

这一年，三条氏十九岁，比新郎晴信大了整整三岁。在

晴信的思想里，一位出身京都世家的名门闺秀，应该是古书

指，以及一副

的皮肤，光滑细腻的颈子和纤纤玉

好的面容，身材娇小、步履轻盈。然而，这位

夫人却和印象中的相差甚远，似乎她生来就与这一切美好

的东西无缘。初次与她见面的晴信还是满脸欢悦，可是当轿

夫们把新娘子扶出来以后，借着通明的火把，晴信看见了另

一种美女的标准，这种标准足以把这位初生之犊不怕虎的

世子吓了一大跳。

三条氏除了肤色还像那么回事以外，其余的条件都超

出了晴信的想像：一张大脸庞如同两军对峙时的牛皮鼓，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的身躯甚至将晴信给衬托得矮小瘦弱多了，再加上姿色

不出众，还有那双严厉的细眼终日眯缝着，这副尊容不仅让

晴信对这桩政治婚姻更加失望，而且让那些夹道欢迎的臣

民们心里不以为然，当然，这一切对那些刚开始还妒忌新娘

美貌的女孩们多少也有了平衡感。

“哎，公卿小姐也不过如此嘛！”她们发出由衷的感叹，

幸灾乐祸的心情溢于言表，然后便一哄而散。

不管怎么说，父亲武田信虎总算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他

一点也不理会正冲着人群发愣的儿子，丝毫没有责怪的意

思。当儿子和儿媳郑重其事地行三跪九拜大礼时，他的心思

飞到了更遥远、更辉煌的未来。

信虎并没有发现，儿子的眼睛里充满了失落，那是对父

亲的不满，对新娘的不满，以及对这桩婚事的不满。乐观的

甲斐霸主没有预料到他一手操持的婚礼将会给自己带来更

严重的后果，正因为他的坚持，从而加速了甲斐国的危机。

三天之后，甲府上下仍然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这从

喧闹的人声和大院里终夜不息的锣鼓声中可窥见一斑。

新娘三条氏早早地起了床，坐在侧室里由女佣帮着梳

洗装扮，而她那年仅十六岁的夫君，正在床上做着雄霸一方

的春秋大梦。

按照传统婚礼的习俗，在成亲三天之前，新娘会一直穿

着白绢短袖便衣，外面再披上白绢礼服，据说这才是纯洁的

象征。多少代以后，女孩子们都将这种装束看成自己成婚的

标志。



怪他不该贪图被窝里的那点

等佣人将一套彩色花纹的衣服给三条氏穿戴整齐后，

晴信才懒洋洋地起床，像儿时一样打了一个响亮的呵欠，然

后催着三条氏出门去拜见前来道贺的客人。

三条氏瞪了丈夫一眼，

温暖。可她不知道，正是这闺阁氛围，葬送了许多英雄豪杰

的前程。

从定下婚期并做好迎亲准备的那天起，甲府门前就一

直川流不息，不时有祝贺的客人上门。这其中既有远道而来

的小国信使，也有和三条及武田交好的王公大臣，他们因为

路途遥远的缘故，早早地就派人出发了，以至到了甲斐才发

现来得太早，新娘子还在路上。不过这一点也没影响双方的

心情。

关

凭着在甲斐一带的名望，自然也有未被邀请却主动上

门道贺的地方人物，甚至是一些对甲府里的武田一族有狂

热崇拜情结的乡下人，护院的人对他们都是来者不拒，只有

婚礼的这几天，那些辈分特高，血缘很近的亲戚和利益

的世交子弟才姗姗而来。对这些人，就连信虎也不敢怠慢，

早早地就派人去叫新娘新郎起床和客人见面。

这些客人中也有一些人是怀着别样的心思来的，比如

那些地方豪主，借着前来祝贺的名义，趁机探听一下甲府的

内幕情况，包括甲斐国的武力和军备，对这些客人，武田信

虎早就胸有成竹，他几乎不让年纪尚轻的晴信和他们有太

多说话的机会，而是自己接待，处处显得小心谨慎。

“这只老狐狸！”豪主们脸上强装出笑容，心里却大骂



不止，而信虎则在一边冷笑。对这种不怀好意的道贺，他比

谁都清楚，自己当年不也是有几次乔装成客人到别处去打

探军情的吗？

接待工作由手下的兵部负责，兵部动员了所有的力量，

以免接待有所遗漏。他是知道信虎脾气的，只要稍有不慎，

脑袋就会搬家。

即使是同时进门的宾客，在甲府里也会因为身分的不

同而有所区别。即使是三条公卿家的人，也不例外。对那些

在京都及公卿家有声望和地位的武士，上酒上菜有专人负

责，还会个别把菜装在锅里端上来。而对一些无名小卒，像

送亲的马夫和轿夫等下等人，则没有那么周到，接待者也不

那么客气，安排一个大房间，几十上百人都在里面坐着，酒

和菜均是用大盘装着，任由自己取来饮食，和一般的客人没

有什么两样。

当晴信和三条氏步入客厅时，所有的客人都站了起来，

双方鞠躬之后又照例开始寒暄。一些年轻的世子和亲朋还

开起了他们的玩笑。但是他们同时也看到了另一个奇怪的

现象：新郎晴信的脸上并没有多少笑容。

正当大家围着新人取乐时，门外却响起了激烈的争吵

声，而且还听到杯盘摔在地上所发出的响声。

众人心里顿时一惊，他们不约而同地想：是谁这么大的

胆子，今天敢在甲府添乱？

此时已经是午后，太阳暖洋洋地透过高大的按树叶，落

在庭院里，凉风微微地吹着，让人心旷神怡。就是在美景的



衬托下，外面的客人堆里起了一阵骚乱。

原来是护送三条小姐到甲斐来的那些士卒，正在那里

发牢骚，说偌大的一个甲府居然没有给客人们准备足够下

酒的菜肴。这几天，京都的士兵们本来就对武田的款待方式

感到不满，因为同样是一路从京都过来的人，武士阶级和步

卒阶级在这里受到的待遇却相当悬殊。中午，早就牢骚满腹

的士卒们，居然发现送上来的菜寥寥无几，这下让他们找着

了发泄的藉口，一些人借着酒壮胆，开始大声谩骂，甚至拿

起碗向地上砸去。

当晴信和父亲走进来时，正好听到了客人们的抱怨。

“这算什么啊，武田家的人也太小气了一点，有酒喝却

没有菜吃！”

“老弟，忍耐一下吧。甲斐这里没有大海，要他们拿出鱼

来招待大伙儿是不可能的事。我说啊，他们现在也许正派人

到泥田里挖泥鳅来款待我们呢！”

“算了吧！有酒喝就不错了。谁让我们没有军衔呢？那些

好酒好菜都送到隔壁房间里去了。”

信虎和晴信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这样的闹剧发生

在富甲一方的武田家里，实在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晴信吩咐

临时前来帮忙的小厮义六去厨房看看是怎么回事，然后叫

父亲进了客厅。

客厅里的人都伸长了耳朵聆听外面发生的事情。见信

虎和晴信走进来，赶紧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又嘻嘻哈

哈地说开了。



些从京都来的士兵们借机闹事，倒

“你说什么？下酒菜不够？要你是干什么的？白白浪费我

的银子。”

因为刚好有一批从相模的北条家来的客人到了，正忙

着接待他们的兵部才无暇顾及那些士卒们的小事。当义六

不识趣地打扰他时，火爆脾气的兵部冲着这个小厮发了好

一顿火。

小厮忍气吞声地跑到厨房去催问厨师，结果也被对方

骂得狗血淋头。老厨师是武田家的长年工，资历老得跟信虎

的年龄一样大。他怒气冲冲地说；“这里的菜都要留给预定

的客人，没有多余的菜。像那些下人，根本不要去理会他们，

否则就会没完没了。”

义六不敢吭声，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一人头上，实在是

件让人不愉快的事。可他又不能对这件事不加理会。要是这

的只有他们这些接待

人员。义六心中极为不安，思前想后了好一阵子，只好溜出

城馆，去找自己的一个兄弟帮忙，因为这个人以贩鱼为生。

来得实在不巧，我这里没有鲜鱼，只剩下一点

当他气喘吁吁地跑过去时，对方却无可奈何地说：“你

鱼身。不过

这菜是我们这些人吃的，用在像武田家那样的场合恐怕不

受人欢迎。如果你需要，就尽管拿去吧。不过我要告诉你，上

这道菜时一定要请示主人，否则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义六把这些 鱼身带回城馆后，放在锅中，然后向兵部

大人请示是否可以使用。兵部冲着义六就是一阵吼叫：“管

它是什么，只要能让那些饿鬼填饱肚子就行了。唉，这些从



鱼吗？甲斐国的人难道不知道它不适合摆在

京都来的士卒，一点也不像大家大户的兵丁，倒像刚从战场

上逃出来的家伙一样。”

当义六畏畏缩缩地把菜端到士卒面前时，立即引来了

一阵喧哗。

“这不是

婚礼上吗？”

“这甲斐国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嘛！

鱼也太不“武田家似乎没见过什么世面，在婚礼上用

像话了。”

喧嚣顿时而起，不仅那些臣属，就连信虎父子都听到

了，一些年轻的武田武士闻言大怒，甚至有人抽出了兵器准

备大战一场。

三条公卿的士卒一片哗然。

“在婚礼上使用 鱼是我们的疏忽。”大步赶来的信虎

一边向客人们道歉，一边从厨师身后拉过义六，手起刀落，

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地。

然而，站在身后的晴信却一反常态，露出不悦的神色，

对父亲说：“义六是甲斐国的人，在我的婚礼上处斩，似乎有

些不妥。”虽然这件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但在最忌讳流血

的婚礼中，让一个无辜的人死去，难免会在血气方刚的晴信

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

婚礼在一周之后达到高潮，谁都相信这样热闹的场面

在四百余年的甲斐还是第一次，而且他们也坚信，这种喜庆

的局面还将长时间的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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